


慧修
（短剧文学剧本）
1、 南京和平影院会议室，下午
1988年秋的一个下午，南京和平影院会议室里，长条木椅上坐满了各界文艺青年。会议室前方有个横幅：电影《疯狂的代价》研讨会。导演周晓文站在前方，身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牛仔外套，正口若悬河地讲述着影片的创作初衷，他的眼神中透着对电影艺术的执着与热爱 。
丁浩坐在后排偏左的位置，他20多岁，面庞清秀，上身穿着一件时尚的运动衫，领口微微敞开，下身搭配一条牛仔裤，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手中还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坐在丁浩身旁的慧修站起身来发言，他面色红润，模样质朴，头上戴着一顶黑色毡帽，帽檐下露出青色的头皮，上身穿着一件黑色夹克，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扎眼。
[bookmark: OLE_LINK2]慧修（神情专注，声音洪亮，一字一句掷地有声）：这部影片的核心不是一个什么案件，而是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内心世界的强烈冲突。影片通过青青姐妹、大成兄弟等不同人物的心理轨迹，折射了改革开放之初转型期深刻的社会问题，淋漓尽致地展现出社会变迁对人性的冲击 。
丁浩的脸上露出惊讶与钦佩的神情，眼睛瞪大，看着慧修。 

（旁白）他的发言与我的思想产生了强烈共鸣，我惊讶眼前的他居然能够说出这么深刻的有水平的话，观点独特，令人佩服。
     丁浩：你是？
    慧修：我是栖霞山佛学院的学生，法名慧修。
    丁浩：我是师院的丁浩。栖霞山还有个佛学院？我第一次知道。寺庙里的僧侣也要科班出身？
    慧修笑了笑。
丁浩：最近我们系正在开设中哲史课，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过：不懂佛教，就不懂中国哲学。哲学与宗教，都是人的精神归属所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周末我能去你们佛学院参观一下吗？
慧修：当然可以。
慧修在丁浩的笔记本上写着地址和电话。镜头拉远，画面渐暗，影院里的嘈杂声逐渐消失，淡出。
2、 栖霞镇路口，栖霞寺佛学院，下午
周日下午，栖霞镇通往寺院的十字路口。一辆公交车停下，丁浩从车上下来，沿着往山上走的石板小路，拾阶而上。
镜头摇向栖霞寺。寺外，几棵粗大的银杏树已是金黄金黄的了，与寺门圆拱形的朱红色的大门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分外夺目。而那灰色的石阶，淡黄色的墙壁与典型的古代建筑风格的牌檐融合在一起，又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庄重。
山上的枫树已是层林浸染，如阳如血，景致动人。丁浩沿寺庙后面山路往寺庙走，两边是大大小小的石窟，里面佛像千姿百态，虽没有云岗石窟般的宏大雄伟，却也另有一番小巧精致的美。只是，很多已经残缺了。他边走便欣赏着两边大大小小的石窟，望着残缺的佛像，唏嘘不已。
慧修身着一袭灰色僧袍，迈着轻盈的步伐，早早地在寺门口等候。慧修带着丁浩参观佛学院。
镜头摇过：教室里摆放着整齐的桌椅，黑板擦得一尘不染，投影仪安静地悬挂在天花板上，设施很现代化。宿舍中，几排上下床井然有序，床单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每张床头上都堆满了厚厚的书籍。 
特写：慧修宿舍的床上放着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还有一本《鹿鼎记》。
丁浩拿起《美的历程》。丁浩：你还看李泽厚的书？
慧修：读美学书会让我对美的本质有一种情感的体验。美就是人的主观感情对客观事物的认同。这种认同，最深厚的基础在于人的本能的欲望与追求。
丁浩：也可以理解为美是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也就是李泽厚说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慧修拿起一本诗集，脸上带着喜爱的神情。
慧修：你喜欢朦胧诗吗？我喜欢读诗，有时也写两句，我特喜欢顾城的诗，清新，干净。“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真好！
3、 栖霞寺外，草坪
跟随慧修的脚步，画面切换至寺外草坪。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草地上，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寺外有一个小亭子，平坦的草坪上，几个小僧，在惬意地打着羽毛球，他们都是理着光头，穿着灰色长衫，但是清爽利落，看上去也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边打边发出欢声笑语，阳光洒在他们年轻的躯体上，充满生命活力。
丁浩和慧修站在旁边，边看他们打球边聊着。
丁浩：你们佛学院学制几年，学的都是什么课程？
慧修：佛学院是国家宗教局1984年成立的，栖霞山只是中国佛学院的一个分院。我们学制二年，目前是专科，以后还会招收本科和研究生。学的课程挺多：佛学的一些基本理论知识，还有历史、地理、英语等文化基础课。
丁浩：也是高考来的吗？
慧修：入院虽然是经过考试录取的，但是跟高考不同，考试内容相对容易些、专业些。在考入学院之前，大多数人都有过寺院生活的经历，不然，没有一点对佛教的那种感觉，是不行的。
丁浩：你说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是认知和志向吗？
慧修：当然，主要是一种人生的期望和境界。这种境界，没有一些寺院的生活，是体验不到的。
丁浩：你说的境界，其实就是一种对宗教的认同感。实质上，唯物主义认为，宗教不过是人类在早期对世界的一种虚幻的认知。
这时，一旁打球的净修突然从旁边凑了过来，他身形瘦小，皮肤白皙，嘴唇红润，眉清目秀，看起来不过十六、七岁的样子 。
净修（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脸认真地反驳道）：怎么是虚幻的那？佛教是最实在的了，它关乎人生的根本，引导人们走向善。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佛教都能给予我们指引，让我们在面对这些情绪时保持内心的平静 。
慧修笑了笑，对丁浩说：他法名净修，才十七岁。
净修对丁浩拉开要辩论的架势。
丁浩用一种戏谑的语气问：那么佛教要求人们禁欲，这似乎违背自然生命和人的天性吧？如果人们都禁欲了，那么人类如何世代繁衍，人类历史不就戛然而止了吗？
净修的脸憋得通红，年轻的胸膛由于激动而剧烈起伏着。
净修：这怎么是违反天性呐？佛教的禁欲是告诫人们不要陷入欲望的苦海，让现实世界的功名利禄、贫富变迁、生死祸福等这样的身外之物左右清净的人生，这正是顺应自然的。至于淫欲，佛教认为那只能得到短暂的欢愉，而烦恼却是长久的，无欲则刚。再说，也不是人人都要出家啊。
镜头转场：天色渐暗，天边泛起了橙红色的晚霞，画面随着丁浩与慧修下山的背影而渐暗，他们的身影在晚霞的映照下被拉得长长的 。
4、师大校园，学生宿舍
丁浩坐在书桌前，认真地写着信，桌上放着信纸、信封和笔。
（旁白）：那个年代，打电话只有到宿舍楼下的公共电话亭，很不方便。从栖霞山回来后，我们主要是靠写信联络。在信中，我们谈哲学，谈宗教，谈文学，都是二十几岁的学生，聊的很投机，有种心魂相同的感觉。
师大老旧的宿舍楼，楼下有一个公共电话亭，几个学生在排队打电话。
新街口书店里，人们在书架间穿梭，挑选着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和文学书籍。
丁浩站在电话亭旁，拿着听筒在通话。
丁浩：最近新街口书店上架了很多西方哲学书，现在西方哲学思潮很时髦。我正在看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听筒那边的声音）：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我也很感兴趣。
 丁浩：你信里说，你的本名叫李富刚，家是苏北农村的。那你是怎么到寺院的？
（听筒那边的声音）：其实我从小就挺聪慧，读书成绩一直很好。但由于家境的原因，初中毕业就被家里送到当地的寺庙出家了，这可能是我性格内向和喜欢对世事苦难和人生意义的探寻的原因。
随着声音，镜头闪过：苏北农民空旷的田野，简陋的农房。童年聪明伶俐的慧修，在田间劳动。
衣着褴褛的慧修的父亲，拉着十四、五岁的慧修的手，走进寺庙里。
少年慧修穿着僧袍，认真诵经，打扫寺庙庭院。
镜头闪回：丁浩怜惜的表情。
5、春，师大校园，日
镜头摇过：春天，校园里，柳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细长的柳枝在微风中轻轻摆动。樱花树上的花朵纷纷绽放。
丁浩和女朋友徜徉在樱花树下。他的女友样子很清纯，着一件藕色的上衣，浅蓝色的裙子，优雅贤淑。
丁浩和女朋友在湖边奔跑追逐。
镜头转换：天色灰暗，粉色的花瓣如雪般飘落，地面铺上了一层斑驳的落英。
丁浩站在宿舍窗前，望着窗外飘零的花瓣，脸色阴沉，神情沮丧。
（旁白）正是春心荡漾的季节，而我谈了一年多的女朋友突然告诉我，她要退学了。家里已经安排好，让她自费去美国留学。
   6、师大校门外一家小饭馆，夜
   丁浩和女友在酒店的包间里相对而坐，桌上摆满了菜肴，但两人都无心品尝。丁浩 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酒液顺着嘴角流下，打湿了衬衫的领口 。
他的女友抓着他的手，不让他喝了。
丁浩女友（声音略带哽咽，眼中闪烁着泪光）：我们分手吧，家里都安排好了，机会难得，我无法改变 。
  丁浩推开她的手，仰着脖子，又灌了一杯酒。
古林公园，月光如水，洒在蜿蜒的小径上。四周静谧无声，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虫鸣 。他们紧紧相拥，在一棵歪倒的树干旁，释放着内心压抑已久的激感情。
7、师大校园，日，夜
在校园的小径上 ，丁浩浑浑噩噩，漫无目的地走着，眼神空洞，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 。
夜晚，学生宿舍。透过窗外微弱的光亮，可见躺在床上的丁浩，被子高低起伏着，伴着急促而沉闷的喘息声。
宿舍楼下的电话亭，丁浩拿着话筒。
丁浩：你五一放假吗？我们出去散散心吧，无锡，苏州，哪都行啊！
8、 南京中央门火车站，上午
车站外，人来人往，嘈杂声不绝于耳 。慧修站在一个立柱前张望着。他穿着一身蓝色的运动服，白色的运动鞋，显得格外精神 。他站在人群中，身姿挺拔，光头上长出的短短的头发茬，在阳光下闪烁着健康的光泽，竟有一丝军人般的英武之气 ，与他在寺院里的形象截然不同。
背着旅行包的丁浩跑了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丁浩：太帅了你！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9、苏州火车站外，苏州老街
丁浩和慧修在自行车租车处。
他们俩骑着自行车，像两只放飞的小鸟，穿行在苏州的老街巷。街道两旁是错落有致的灰瓦房，墙壁上的青砖因岁月的侵蚀而略显斑驳 。脚下的石板路凹凸不平，车轮碾过，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
下午他们来到了虎丘。虎丘景区的一块大石头上，刻着两个大字：剑池。
丁浩：据说吴王夫差就长眠于这块巨石下，陪葬的有万把宝剑，可惜目前尚无法重见天日。
慧修：我读过白桦写的《吴王金戈越王剑》，难道那不可一世的吴王真的静卧于此？
傍晚，他们来到寒山寺外，古寺的飞檐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庄重 。枫桥横跨在河面上，河水缓缓流淌，波光粼粼 。
丁浩（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苏州真美，充满诗意。每一处景色都像是一幅水墨画 。你不是喜欢诗吗？即兴来两句。
慧修羞涩地笑了笑，微微仰头，望着天空，轻声吟诵起来。
慧修：把青春交给月光，石桥、 寺院、 客船，东方的情感在酝酿。
10、寒山寺边街巷里的一个旅馆，夜
夜晚，画面切换至旅馆房间，房间不大，布置简单，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盏台灯，散发着昏黄的灯光 。
丁浩与慧修躺在各自的床上，中间隔着一张小小的床头柜 ，灯光映照着两人的脸庞 。慧修手里捧着那本《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身子斜靠在床头，专注地看着，不时用手指轻轻摩挲着书页的边缘。  
丁浩双手枕在脑后，在思考着什么。
丁浩：你喜欢纳尔齐斯还是歌尔德蒙？
慧修：都喜欢，又都不喜欢。一个代表理性，一个代表感性，人类孜孜寻求的，不就是两者的统一吗？你肯定喜欢歌尔德蒙，因为你很感性。
丁浩：那当然。歌尔德蒙的人生之路是充满灵性和生命活力的由感官统领的艺术之路。
停顿了一下，丁浩砖头看了看慧修。
丁浩：我一直有个疑惑，你们进入佛学院，削发为僧，是不准备结婚了？为什么？是对佛教的虔诚还是为了什么理想？
慧修（语气坚定）：当然是有原因的了。瞧，这就是佛教所讲的因果关系，有的是因为家庭的熏陶，有的是因为亲戚朋友的影响，还有的是读了佛教的书或去寺庙受到宗教氛围的感染，对佛教产生了兴趣等等。
丁浩转过身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
丁浩：可是，任何人，无论选择了什么职业，都有一定的人生目的，也可以说是自己的理想。那么，你们选择出家，是为了一种什么理想？
慧修侧过头来，目光很深沉。
慧修：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其实我们出家人的理想也是挺高尚的，就是舍弃个人欲望和凡人的快乐，普渡众生，让人们积德行善，脱离苦海，人生圆满。
丁浩留露出不屑的表情，回过身来，又把两手放到脑后。
丁凯：那你们怎么解决性问题？滚滚红尘，何以六根清净？
慧修一怔，眼神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恢复平静，他轻轻合上书。
慧修：无念则无欲。睡吧！
丁浩：扯淡！唯心主义，掩耳盗铃，不想就不存在了？你身体的荷尔蒙是不会沉默的。
镜头渐暗。
深夜，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几声汽车的鸣笛声 。
丁浩在睡梦中突然醒来，迷迷糊糊中听到一阵压抑着的低沉而短促的喘息声 。他轻轻侧头往旁边慧修的床上望去，只见他仰面躺着，被子高低起伏着。他眼睛半闭着，嘴角微张，沉浸在极度的快感中 。
丁浩赶忙回过头来，闭上眼睛。
（旁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原来他跟我一样，圣人也是凡胎。
11、师大图书馆内
学校图书馆里，人声熙攘。同学们围在书架前，争分夺秒地寻找着相关书籍，找到后就在笔记本上抄写 。
丁浩坐在角落里，桌上有几本资料，正埋头苦写自己的论文。
丁浩的同学：你别那么较真了，论文自己写太费劲了，抄就完了。
你看为了避免撞车，有些人都做了标记。
他拿过一本书，打开里面的折页，指着上面用铅笔写着的“已抄”给他丁浩看。丁浩毫不心动。
12、 师大宿舍楼，下午
丁浩在宿管窗口的一堆心中，找到了自己的信。信封上的落款是：栖霞山佛学院。
13、栖霞寺，日
丁浩来到寺院门口，寺内的大殿里香烟缭绕，几个功德箱摆在显眼的位置，前来上香的游客络绎不绝 。寺庙外新设了一个请香处，边上有个牌子标着价格。
一个老和尚坐在那里，身着褐色僧袍，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不紧不慢地招呼着顾客 。
丁浩和慧修坐在寺外的草坪上。慧修他的眼神中少了一些坚定，多了一丝忧郁，望着远方，若有所思 。
丁浩：要毕业了，你是怎么打算的？
慧修怅然地说：你看，在商品大潮的裹挟下，寺庙也开始追求经济效益了。我哥哥来信说，母亲得了重病，我得回去看看。是追寻遥远飘渺的理想，还是承担现实生活的责任，对我来说，这是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丁浩：不想继续深造了？
慧修：有几个人会去中国佛学院继续深造，我没有这个打算。净修也不想深造了，他的思想就像天上的云，变化很快。
丁浩：那你去哪里？
慧修淡淡地说：先回寺庙再看吧。
镜头跟随丁浩离开了栖霞寺，丁浩的背影而渐暗，夕阳的余晖将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
   14、南京鼓楼医院
鼓楼医院的大厅和走廊里人来人往，嘈杂声不断 。
字幕：二十年后
（旁白）：慧修毕业回到寺庙后，就渐渐没有了联系。后来，我毕业留校任教，再后来，忙着结婚成家，晋职晋级，回忆也淡了。
外科诊室里，白色的墙壁上挂着各种医学图表 。丁浩拿着病例，站在医生的旁边等着就诊。医生坐在办公桌前，手中拿着一个年轻小伙的右手，仔细地观察着，眉头微微皱起 。小伙的两个手指已经短了一截，指节肉肉的，上面糊着一些黑黑的药。
那个小伙二十多岁的样子，脸庞清瘦，但很结实，上身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工装，下身搭配一条黑色的裤子，说话带有浓重的东北腔 。小伙旁边跟着一个个头不高的小姑娘，她扎着马尾辫，脸上满是焦急和担忧，一看就是一对情侣 。
医生：你接上的那部分长得挺好，但是因为你当时手术的时候，只接上了骨头，没有植皮。要植皮的时候，你的那个老板就溜了，没有续费，所以，现在整个指头还没长好，已经无法植皮了，就只能让它慢慢愈合了。
小伙的头扭向一边，一脸愤懑。
旁边的女孩流着泪说：俺要去告老板，在厂里出的事，他不能不管。
医生：先把手治好吧，维权是个漫长的过程。
丁浩望着小伙，怜悯地叹息一声。
医生开了个药单，然后又拿过一张纸来，写了个电话号码，递给小伙。
医生：先去换药吧！维权很艰难，我认识一个律师，他最初也是打工的，后来自学法律，考了律师证，现在办了一个“小李热线”，专为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法律援助，免费的。他叫李富刚，报纸上登过，这是他的电话，也许他能帮到你。
特写：丁浩惊愕的表情。
镜头闪回：当年慧修与丁浩通话的情景，慧修在说：我的本名叫李富刚，家是苏北农村的。
丁浩赶忙向医生要了“小李热线”的电话，走出鼓楼医院门诊大楼。
丁浩来到停车场。
（旁白）：李富刚？该不会是慧修吧？异想天开，僧侣，律师，隔着太平洋的距离呐！
丁浩坐在车上，迟疑了一会，拿出手机，拨了电话。
丁浩：是小李热线吗？……李富刚？慧修……，真的是你？是是，我是丁浩，你还能听出我的声音啊，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受了不少苦吧你？……。
丁浩激动的语无伦次，眼里噙满泪水。
15、某区新市民之家，下午
丁浩的车停在一个新建小区外。居民楼临街的一排公共建筑中，有一个大大的门头，牌匾上镶嵌着几个醒目的红色大字 “新市民之家”，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醒目，闪着熠熠的光 。
丁浩走进大门，里面宽敞明亮，墙壁上挂着各种宣传海报和规章制度 。
一个穿着红色志愿者马甲的女孩热情地迎了上来，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 。
丁浩跟随女孩走上二楼。这里的布置温馨而充满活力，墙壁上挂满了新市民们参加活动的照片。一间教室里，摆放着几排桌椅，桌上放着各种教材和文具。
[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2]女孩边走边给丁浩介绍：在政府的扶持下，我们成立了“新市民之家”。区政府把小区公共用房拿出来给新市民之家免费使用，并投入五十多万进行了装修。
一群新市民正围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位老师讲解计算机基础知识。另一间活动室里，几个年轻人正在排练节目，有人在练习唱歌，歌声悠扬动听；有人在练习舞蹈，动作轻盈矫健。
女孩：我们会定期组织各种技能培训和文化活动，帮助大家提升自己，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找到归属感。有不少律师、打工青年和大学生志愿者自愿加入了这个行列，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团队。
16、新市民之家小李热线办公室
丁浩来到李富刚办公室门口，里面传出了喧闹嘈杂的声音。
几个穿着满是灰尘的工作服，手里拎着安全帽的民工倚在门框上。
镜头随着丁浩的视线，摇到办公室内。
李富刚站在那里，他的脸上有了岁月的沧桑，但是依然刚毅英俊。屋里挤满了穿着沾着泥巴的工装的民工。一个貌似工头的人，举着一摞钱。
工头：李律师为我们讨薪跑断了腿。在检察院、法院和人社局的多次斡旋下，承包商拖了半年的工钱，终于通过仲裁程序给我们讨回了。大家不要乱，下面我念着名字一个一个地领。
工头念着名字，李富刚站在工头的边上，监督工头发钱。民工一个一个上前签字，领钱。
忽然，一个领了钱的五十多岁，脸上布满皱纹的民工，直接要给李富刚跪下。
民工：这可是我们养家糊口，治病救命的钱啊，你可是积了大德了！
李富刚一把把他拽住了。
   17、新市民之家附近的一家烧烤店，傍晚
餐厅里热闹非凡，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慧修和丁浩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点了几道菜。
慧修拿起一大串烤肉，大口吃了起来。丁浩望着他，拿起啤酒杯，跟他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镜头闪回：
苏北农村的乡村大道上，慧修的哥哥开着一辆简易的三轮车“突突”地行驶在道路上，车里拉的是一厢化肥。在一个拐弯处，一辆大货车从侧面驶来，三轮车躲闪不及，与大货车撞到了一起……。
慧修背着行李袋，低着头从寺庙里走出来。几个僧侣服饰的人，在门口与他依依惜别。
简陋的农舍里，镜头从门口摇到屋内。屋内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慧修哥哥的黑白遗像。
慧修的母亲躺在炕上，脸色灰白。慧修端着一碗稀饭，一勺一勺地喂给母亲吃。
慧修在田野里汗流浃背，锄地播种。
镜头转回烧烤店：
慧修喝了一杯酒，眼里含着泪花。
慧修：我还俗了！虽然国家的宗教政策出家和还俗都是自由的，但是心里的这个坎很难逾越，不得已啊。
丁浩：后来那？
慧修：后来还不是结婚生子，尽孝持家，成了凡夫俗子。几年后，送走了母亲，我就带着妻子来南京打工，积攒下一些钱以后，自己开了个苏北烧饼铺，生意越做越好，现在已经开成饭店，由妻子打理，我们在南京买了房子，把父亲和孩子都接过来了。    
丁浩的眼睛里含着泪，静静地看着他，听着他的讲述。
丁浩：这些年你真不容易。那“小李热线”又是怎么回事？
慧修笑了笑。
慧修：前些年，在打工和做生意过程中，我栽过不少跟头，遇到一些自身权益受损和经济纠纷，投诉无门，欲哭无泪，我干脆下狠心，自己学了法律，参加了司法考试，考取了律师证书。外来务工人员在这个城市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很多遭遇和法律问题需要倾诉和解决，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平台，为他们排忧解难，进行法律援助，所以，“小李热线”就这么开通了。
丁浩和慧修在烧烤店里喝着酒，吃着烤肉，亲切而热烈地畅谈着。淡出。
18、栖霞山，下午
淡入：慧修与丁浩沿着通往栖霞寺的石板路拾阶而上。湛蓝的天空与两旁的金黄色的银杏树交相辉映，景色优美。
慧修：修行不一定要在寺院，只要心中有佛，何处不是涅槃。能为外来务工人员做点实事，就是修的最大的福德。
丁浩：哈哈，当然。
他们俩一同抬头望向远方。远处的枫树已经层林浸染，在阳光的照射下炽热如火。片片枫叶，如霞光闪烁，燃烧着生命的热情。



